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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橘红时。满山遍岭的柑橘，将

湘西里耶映照成一抹别样的风景。

屈原曾在《橘颂》中深情地赞道：“后皇

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寥

寥数语，便勾勒出柑橘这一嘉树的坚韧独

特、扎根南国且多姿多彩的形象。

《尚书·禹贡》载：“淮、海惟扬州……厥

包橘、柚，锡贡。”柑橘，早早就成为了进献

天子的贡品。自秦王朝起，它便受到了官方

的高度重视，产地开始设立橘官。这些橘官

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们如同守护柑橘的

使者，精心管理着当地橘树的种植、果实的

运输。而里耶秦简中的“橘园橘志”，大概就

是迁陵橘官的工作日志。

其中，一枚简牍这样记载：“橘园橘志：

橘四百九十一□□□，橘十八□□□，橘一

□□□·凡五百一十。”虽然这枚简牍残缺

不全，但是当我们看到它时，仿佛能看到橘

官在橘园里忙碌的身影。他穿梭于翠绿的

橘树之间，仔细记录着每棵橘树的生长情

况、结果情况。每一笔记录，都蕴含着他对

橘树的悉心照料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不

难看出，这位橘官管理的橘园里一共有 510

株橘树，其中挂果的是 491 株，未挂果的是

18 株，死亡了 1 株。

橘 官 应 当

是个细心人，他

将 橘 园 里 的 情

况 及 时 上 报 给

迁陵县。这些

琐碎的记录，

在秦代严苛的文书制度里，却是必须上报的

政务。柑橘不是普通的水果，早在屈原的时

代，它就是进献天子的贡品。金黄的果实里，

裹着南国对中原的敬意，也藏着一方水土的

灵气。只可惜，简牍残缺，虽然珍贵，但不能

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不知道橘官究竟还有

哪些职责，也不知道除了洞庭郡迁陵县，秦

王朝是否还在其他产柑橘的地方也设了橘

官。

另一枚和“橘官”相关的简牍记载：“掾

橘官卅二年（简牍正面）。卅二年都乡计课

副及户年籍（简牍背面）。”秦始皇三十二年

（前 215），此时距离秦统一六国刚刚过去六

年，秦王朝就在洞庭郡迁陵县设置了橘官。

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秦王朝对柑橘的重

视，更反映出柑橘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

中的重要地位。在那个时代，柑橘不仅仅是

一种美味的水果，更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

南方的富饶与繁荣，象征着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橘官的设立，是秦王朝对南方地

区经济开发和管理的一种体现，也是对柑

橘产业的一种扶持和保护。

秦代的政令向来以精密著称，连柑橘

的种植都要设官专管，足见其在秦王朝物

产体系中的分量。橘官的职责，想必不止于

记录。他要督导农人修剪枝叶、防治虫害，要

计算每亩的产量，要安排果实的采摘与储

存。当收获的季节来临，那些挑选出来的上

等柑橘，会被小心翼翼地装入竹筐，沿着沅

水顺流而下，再转陆路运往咸阳。路上的时

日不会短，或许要用苔藓保持湿润，或许要

避开酷暑严寒，才能让远在关中的帝王尝到

来自洞庭的清甜。这一路的舟车劳顿，让一

枚柑橘有了超越食物的意义，它是秦王朝疆

域辽阔的见证，是南北物产交融的纽带。

后世的史书里，少有水果有柑橘的如

此待遇。苹果、梨子、桃杏，或许也曾在宫廷

的宴席上登场，却从未像柑橘这样，被写入

国家的职官体系。究其缘由，大约是柑橘的

“不迁”本性。正如《橘颂》所言“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它对水土有着执拗的依赖，离

开南方的温润，便难结出甘美的果实。这种

独特性，让它成为南国颇具代表性的物产，

也让统治者意识到，必须通过专门的管理，

才能确保这份贡品的稳定供应。于是，从秦

代的橘官开始，这种管理制度被后世继承，

在汉简、唐书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关于柑橘

种植、贡赋的记载，一条跨越千年的橘香脉

络，就这样被官方文书悄然延续。

《史记·货殖列传》载：“安邑千树枣；

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

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此其人皆

与 千 户 侯 等 。”在 司 马 迁 看 来 ，要 是 能 在

蜀、汉、江陵种上千棵橘树，那和当千户侯

差 不 多 。可 见 ，橘 树 有 很 高 的 经 济 价 值 。

《汉书·地理志》载：巴郡“朐忍，容毋水所

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鱼复，江关，

都尉治。有橘官。”到了汉朝，巴郡朐忍、鱼

复，蜀郡严道，都设有橘官。由《汉书·地理

志》和《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可知，朝廷会

根据各地物产置特设官，橘官只是其中之

一，此外还有木官、铁官、盐官。不过，盐铁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柑橘是为了

宗庙祭祀、满足皇室的口腹之欲，所以西

汉时前者隶属大司农，后者由少府统辖。

到了东汉，统统改为隶属郡县。橘官的重

要性不可与盐官、铁官同日而语。

《异物志》载：“橘为树，白华而赤实，皮

既馨香，又有善味。江南则有之，不生他所。

交阯有橘，置长官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

御橘。”秦汉时期的橘官制度为后世继承。

唐代橘官的管辖范围大概并不局限于一县

一郡，周围地区各种橘类名品都在橘官贡

奉范围内。据说，唐开元末年，江陵也进贡

柑橘，玄宗选了 10 枚种在蓬莱宫。没想到

到了天宝十年（751）秋天，竟然结了 150 多

枚果实，味道和江南、蜀道进贡的差别不

大。玄宗十分自得，把柑橘分赐宰臣。宰臣

上表庆贺，认为这是天子圣明的象征。到了

宋、元、明、清时期，官吏们专注于盐业生

产，发展经济，都不关心橘树，虽有橘官，但

无所事事。清人戴炳诗《云阳书事》云“土俗

但夸盐监井，风流谁问橘官堂”，正是说的

南宋以来的旧事。

时光流转，当年橘官巡查过的柑橘园，

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如今行走在里

耶周边的山野间，漫山遍野的柑橘树依然

会在秋日里举起累累金果。它们成了当地

百姓的致富之源。果农们采摘、装箱、运输

的忙碌身影，与两千多年前橘官督导采摘

的场景，仿佛在时光里重叠。只是当年为皇

家专享的甘甜，如今已走进寻常百姓的生

活，成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滋味。简牍上

的文字早已模糊，但柑橘的清香，却穿过悠

长的岁月，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飘荡。

不断变化的社会经验、日益多元的审美需

求之下，新大众文艺该如何求“新”，避免流于形

式，真正创作出既面向大众、又具有艺术品质和

时代精神的作品？由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长沙

交响乐团打造的长沙 Melete 合唱团，通过《湘

xiáng xiǎng xiàng》音乐会，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新大众文艺的“新”，首先是创作主体之新，

不仅要让大众成为文艺实践的主体，也要保证

艺术质量。长沙 Melete 合唱团用“专业院团搭

台、大众主体唱戏”的模式，将来自各行各业的

音乐爱好者汇聚在一起。

合唱团里，有洗车从业者为了按时排练，特

意在排练厅附近换了工作；有尝试融通音乐与中

医理念的中医师；还有从军营走出、站上讲台的

音乐教师。大众参与，并不意味着降低艺术标准。

依托长沙交响乐团的资源和经验，Melete合唱团

为团员提供了系统的艺术支持。由指挥吴博、贺

兰清，钢琴艺术指导邓凯龄，以及职业歌唱家、演

奏家等组成的专业团队，为团员提供全方位的艺

术指导，在尊重团员主体性的基础上，帮助他们

提升演唱能力，将真挚情感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

艺术表达。在演唱《菩萨蛮+凤凰于飞》时，Melete

合唱团以纯净温润的声音和收放自如的强弱处

理，把对著名音乐家刘欢的缅怀之情倾注于起起

伏伏的旋律中，现场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新大众文艺的“新”，其次是题材内容之新，

要以现实生活为根基，并在艺术表达中体现出

鲜明的地方性。音乐会在选曲中包含了《若月亮

还没来》这样表达年轻人心声的热门歌曲。Me-

lete 合唱团的团员们大多白天工作，晚上参加合

唱团的排练，在合唱中疗愈自己。他们笑着唱“若是月亮还没来”，

因为他们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月亮——Melete 合唱团。除了

引发年轻人共鸣的热门歌曲，指挥贺兰清还为合唱团量身创作了

两首具有湖湘特色的歌曲。《星城蒸笼歌》以有趣的“热梗”和花鼓

戏的曲调，表现长沙火辣的夏日生活。其中“蒲扇”“竹铺子”“刮凉

粉”等描绘老长沙夏日生活的词语，唤起了观众年少时的记忆。

《湘辣肴》则从湖南人离家外出、漂泊在外的生活经验出发，表现

湖南游子的思乡之情。歌词通俗易懂，结尾处，合唱团热情洋溢地

唱出湖南各地的美食名称，为观众献上一桌充满湖湘风味的音乐

“团圆饭”。

新大众文艺的“新”，更重要的是价值功能之新。它不只是满

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也让人们在参与和欣赏中感受艺术之美、体会

时代精神，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滋养。在《湘妹子组曲》中，合唱

团邀请了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雨晴和大筒演奏家何楗助演，

一曲韵味十足的《洗菜心》，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花鼓戏的艺术魅

力。随后，合唱团演唱醴陵民歌《思情鬼歌》和当代流行歌曲《湘女

多情》，将湘女重情重义的精神气质延续到当下。这份情义不止于

男女之情，也蕴含着湖湘儿女共同的家国情怀。音乐会的最后一曲

《在这片大地上》由金沙作词、肖雅瑜作曲。歌曲从战争年代的家园

破碎、英雄抗争，唱到硝烟散去后的和平与复兴，既回望历史，也寄

托着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许。Melete合唱团以沉厚磅礴的歌声，唱

出民族记忆与家国情怀，将整场演出的情绪推向高潮。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变化，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也

在不断丰富。只有真正走进生活、贴近大众，在亲切的表达中坚守

艺术品质、传递时代精神，新大众文艺才能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

的穿透力。

里
耶
秦
简
橘
园
橘
志
（9

-
8
6
9

）

日前，以“湘音颂潇湘·欢歌新时代”为

主题的 2026 年“湘人湘歌”展演活动于湖南

音乐厅成功举办。原生古韵与原创新声彼

此激荡，乡土意趣与审美潮流互嵌共生，百

姓烟火与家国情怀相融成咏，122 个节目装

载了整整两天三场，盛满了新时代湖湘儿

女奔涌的生命活力。活动一经启动，便获得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提到“湘人湘歌”，许多人会想起 2008

年创办的湖南省“湘人湘歌”大赛。赛事由

原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省文

联 、湖 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联 合 主 办 ，2008、

2010 年连续举办两届，是彼时湖南声乐界

极具代表性的文艺赛事之一。

时隔 18 年回望，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创

造了当时的歌坛盛事，更在于提炼了“湘人

湘歌”这一具备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理念。从

文本内涵来看，“湘人湘歌”承载着厚重的

地域文化积淀与历史叙事。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何纪光、李谷一、宋祖英、吴碧霞、王丽

达、雷佳等一批批湘籍歌唱家走向全国乃

至国际舞台，“音乐湘军”一度成为备受关

注的文化现象。学界认为，湖南花鼓戏为湘

籍声乐人才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滋养。换言

之，湘籍歌唱家的艺术成就，根植于湖湘深

厚的民间音乐文化土壤与地域人文情感内

核。

地域音乐形态依托特定地理环境、民

俗传统、方言语音、民间信仰等多元文化要

素共生而成，鲜明的风格辨识度为湖湘文

化赋予了独特的审美特质与精神底色。然

而，伴随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不断深化，传统

地域音乐赖以存续的原生生态环境日益式

微；此外，受西方音乐体系与审美理念长期

影响，当代音乐呈现出显著的音律同质化、

风格趋同化等特征。湖湘音乐独有的地域

标识、艺术特质被不断稀释，本土音乐面临

严峻的挑战。

正因如此，今天重新激活、实践“湘人

湘歌”的文化命题，便具备了突出的现实价

值。

何 谓“ 湘 人 ”？何 为“ 湘 歌 ”？2008 年

“ 湘 人 湘 歌 ”概 念 首 次 落 地 便 定 义 为“ 湖

南人唱湖南歌”，这一导向旨在强化作品

的 湖 湘 文 化 属 性 ，以 及 推 动 品 牌 的 本 土

标志性。暌违十八年，“湘音颂潇湘·欢歌

新 时 代 ”2026 年“ 湘 人 湘 歌 ”展 演 活 动 的

举 办 ，既 是 对 这 一 饱 含 文 化 使 命 感 的 地

域文艺传统的接续传承，亦是对“湘人湘

歌 ”这 一 文 化 现 象 及 其 精 神 内 涵 的 当 代

回应。

本次展演由湖南省文化馆、湖南省群

众文化学会主办，湖南省 14 个市州文化馆

共同协办，构建起省市县三级文化馆协同

联动的群众文艺工作机制。虽历经十余年

的时间跨度，“湘人湘歌”始终延续群众性、

传承性、时代性三条主线。

展演分专业组、群文组，参演者年龄限

定 18 至 45 岁，涵盖专业歌手、文化馆业务

骨干、民间艺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各行

各业的声乐爱好者。经遴选的 122 个节目

兼具思想、艺术、时代与民族特质，呈现多

元艺术面貌：既有花鼓小调《放风筝》、祁阳

小调《五更留郎》这类传统民间曲调的朴素

复现，也包含《洞庭鱼米乡》《簸箕上的麻

雀》等经典作品的当代演绎；既有苗族民歌

《爬柯莲》《萨嘎宝麦》保留原生形态的大胆

探索，也有美声小组唱《马马嘟嘟骑》、土家

族新民歌《挖土锣鼓歌》这类传统素材的现

代转译；部分作品聚焦地域风物咏唱，如

《河街》《山歌渔鼓唱古城》等，也有如《幸福

鼓》《田野生花》这类日常生活的通俗表达。

展演含 57 部原创作品，题材广阔，从家国

叙事、历史回望到家常温情、儿女情思，丰

富的题材共同构筑起湖湘人民对于故土、

时代与家国的情感表达。

群众性、传承性与时代性的内在统一，

造就本次展演丰富多元的湖湘艺术图景。

尤为令人惊喜的是那些运用方言或民族语

言演唱，连同精心设计的歌唱语境、民俗场

景等舞美背景的节目，依托听觉与视觉的

协同叙事，挖掘歌谣背后的地方文化记忆，

传递出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以无伴奏

苗族原生态女声小合唱《爬柯莲》为例，表

演者身着苗族传统蓝布服饰，手持针线篮

围坐清唱，以生活化的舞台姿态还原民间

歌唱场景。依靠苗语古调本身完成情感传

递，古老曲调并未因时间流逝丧失审美价

值，反而以质朴的艺术质感抚慰现代社会

个体的精神焦虑，这正是民间音乐独有的

审美价值所在。

当然，透过本次展演，以“湘人湘歌”传

承发展的内核来审视选手们的舞台表现，

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看似微妙却实为根

本的问题，尤为典型的便是对于传统作品

的演唱存在地域韵味弱化的现象。湖湘民

间音乐特有的润腔、语气的缺失必定造成

情感逻辑与文化意涵的丢失，而这正是关

系湖湘音乐文化精髓存续的根本所在！在

原生文化生态持续消解的当下，传唱千年

的湖湘“韵味”该何去何从？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宏锋研

究员曾深刻追问：“当代的中国音乐创作、

表演等实践，是否以‘重建自身的现代身份’

为目的？这种重建方式与手段是否符合中

国自身的音乐艺术传统？是否拥有民众审

美的普遍基础？是否能拥抱世界音乐潮流

并充满‘中国情怀’？”带着这一系列批判性

思考反观湖湘音乐发展，我们同样需要自

我叩问：湖湘音乐文化如何在多元文化冲

击下重建自身的现代身份？如何实现传统

根脉与当代审美的双向共生？

一方山水生养一方歌韵，知道歌声来

处，方能行“声”致远。2026“湘人湘歌”展演

活动跨越十六年的接续探索为我们提供了

有力的践行样本。

音乐咖啡

听到这方山水的回响
彭惠惠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

颜”，由青年油画家贾文广与湖南省湘

绣研究所团队联合创作的湘绣作品《三

军过后尽开颜》，打通了架上绘画与手

工刺绣两种艺术媒介的边界，将革命历

史叙事绘画融入传统刺绣技艺。

油画长于造境，依靠色彩、光影、块

面塑造空间层次。贾文广是一位深植于

古典写实主义沃土的油画家，其创作以

“新 古 典 ”与“新写实”交融著称。这一

次，他以《七律·长征》尾句诗意立意，将

岷山苍茫原野、漫山遍野的红军队伍凝

于画布之上。画面铺展开阔的高原地貌，

远山含黛，原野铺金，长征将士跋涉而

至、迎来胜利会师的欢欣情态跃然纸上。

湘绣扎根湖湘大地，素以“绣花能

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

传神”著称，是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湘

绣往往偏向花鸟、走兽等传统题材，绣

稿长期都是以国画为蓝本，讲究水墨情

韵与虚实相生的意境。在《三军过后尽

开颜》这幅作品中，湘绣以针代笔，以线

为色，对油画语言进行转译。

湘绣艺术家们没有机械地描摹油

画色块，而是活用了湘绣传统掺针、游

针等经典针法，适配油画的光影逻辑。

掺针层层施绣，让原野的黄绿渐变过渡

柔和，复刻油画丰富的色彩层次；游针

随山势、人物动势走线，追随油画笔触

的走向，把高原山川的雄浑苍茫、红军

将士衣袂的动态感，用丝线的起伏肌理

表达出来。油画依靠颜料厚薄表现明

暗，湘绣则依靠丝线粗细、丝缕方向、色

线叠绣，在底料上生出细微的凹凸质

感。原野的通透感、远山的朦胧感、人物

鲜活的激情，经由丝线重新诠释，生出

油画无法具备的细腻光泽与触摸感。

绣画相通，湘绣作品的表现力往往

取决于画稿。在《三军过后尽开颜》中，

刺绣工艺师运用了打籽针、雪粒针、细

交叉针、齐毛针等几十种传统针法，将

油画的光影关系转化为丝线的色彩层

次，将油画光影、色彩表现与国画的情

致、意境相结合。

当然，两种艺术语言的融合，也考

验创作者的取舍平衡。如果一味复刻油

画全部细节，就会丢失湘绣本身的刺绣

本体语言，沦为图片的刺绣拷贝；如果

片面强调针法炫技，又会割裂油画原本

完整的画面叙事，损害长征主题庄重统

一的氛围感。《三军过后尽开颜》这件作

品，油画提供叙事结构、空间构图与整

体情绪基调；湘绣发挥丝线、针法的材

质美感，丰富画面肌理、柔化色彩。

千针万线绣出的不仅是岷山原野

与会师将士，更是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

回响。九十年前，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

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九十年后，

湘绣艺人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在丝缎

上完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远征”。

翰墨飘香

两千年前的橘官，在简牍上“工作留痕”
彭昌辉

新大众文艺看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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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Melete合唱团在音乐会现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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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柑橘园。


